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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老共产党员的青春年华

湖南日报社、湖南省作家协会、新湖南客户端主办

王习加

每年的 7 月 1 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

都会想起父亲。要再看一眼他留下的 7 份入党

申请书和一封组织介绍信。

20 年前的 1991 年 1 月 13 日，一场罕见的

暴风雪刚刚掠过洞庭湖地区，民主垸张家塞乡

排灌站退休职工王玉春去自家房顶清除积雪，

一不小心从房顶栽下来，63 岁就离开了人世。

“农机界泰斗，人世间楷模。”四村八寨的

乡亲们都来了，花圈挤满了小小的灵堂。人们

谈论着王玉春老人的一生，无不赞叹而惋惜。

说他永远那么笑容可掬,不管谁有什么困难，

只要他能做到的，他都会尽力帮忙；说他手把

手地教农民学技术；说他 30 多年来，全乡的每

一处电排、每一样农机，都留下了他的汗水。

“真是党教育出来的好人啊。”这话发自乡

亲们的内心。但是，他们哪里知道，提起党，便

触碰到了老人心中的最大遗憾。

这要从老人的身世和一份组织介绍信说

起。

1944 年 5 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踏进了

洞庭湖。15 岁的王玉春躲在菜地里被抓走了。

这一走，就是 12 年。母亲终日以泪洗面，不久眼

睛就失明了。

年少的王玉春被抓去当苦力，在日本鬼子

的魔爪下受尽了折磨。他的身上，到处是被打

的伤痕。他逃了 4 次，才终于逃了出来，一路讨

米为生。

后来，日本鬼子投降了。1947 年，王玉春沿

公路讨米来到了广东与湖南交界处，被国民党

部队抓去当苦力，半年后,又被逼当了兵。

1949 年 4 月渡江战役时，他跟着跑散了的

国民党队伍投奔了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从

此，他获得了新生。他跟着渡江战役的部队参

加了解放上海的战斗，他所在的一个加强营是

最早攻入上海的部队。

在解放军的部队里，王玉春感受到了从未

有过的温暖和做人的尊严。部队里官兵平等，

首长对战士的关怀无微不至，战士们之间团结

友爱，亲如一家。无论是行军打仗，还是学习生

活，他都感到浑身是劲。他说：“父母生的我，已

经被日本强盗抓去了；现在的我，是毛主席和

共产党生的。”这话发自他的肺腑。同他一起被

日本鬼子抓走的其他人，再也没见回来。

后来他所在部队成为解放军空军部队，并

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从 1952

年开始，他担任文书、文教直到复员。小时候，

他在家念过两年多私塾，在部队算是个“读书

人”，部队就送他进了速成班，使他达到了中学

程度，成了战士们的“老师”。他对自己的工作

总是一丝不苟，在战斗和工作中，先后荣立三

等功三次，二等功一次。

在部队，他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从 1954

年开始，他多次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

以一名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经

过一段时间的考验，部队党组织正式将他列为

党员发展对象。就在他为加入中国共产党而努

力时，1956 年 4 月，他接到了复员的通知。在他

复员时，部队党组织向地方党组织开了一份组

织介绍信，请地方党组织继续进行发展手续。

然而，王玉春没有想到，直到去世，他加入

中国共产党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地方党组织怎

么也找不到这份介绍信，尽管王玉春不断向党

组织提出申请，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学技

术，忘我工作，但他入党的事却一直搁了下来。

“要是能找到这份组织介绍信，他入党的

事就不会耽搁了。”王玉春的老伴认为。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王玉春老人去世后，

他的老伴和儿子们在清理他的遗物时，竟发现

了这封组织介绍信。同时发现了他在部队时的

两本日记和他上世纪 70 年代写的 7 份入党申

请书的底稿。这封组织介绍信为什么会夹在他

的日记本里，而他一直没发现，已经成了解不

开的谜。虽然时隔三十多年，这封组织介绍信

依然像新开出的一样。

地方党组织：

本部王玉春同志已确定为党的发展对象，

现因复员回乡，特将其情况介绍，希继续进行

发展手续。

该同志历史清楚，工作负责，有进取心，要

求进步，曾多次申请入党，愿意接受党的教育，

政治觉悟高，在战斗和训练以及各种工作中曾

多次立功受奖。在部队经过多年的考验，政治

思想从不动摇，有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有

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决心。符合发展新党员的标

准。希地方党组织继续进行发展手续。

此致

敬礼

空军三十五团党委会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

望着这封已经过时的组织介绍信，王玉春

的老伴流下了泪水。

虽然王玉春未能实现入党的夙愿，并成为

他终身的遗憾，但他心中始终亮着一盏明灯，

正是这盏明灯的照耀,才使得他的一生如此充

实。

说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这个故事的主人

公，就是我的父亲。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和父亲去世30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张魁兴

文 艺 创 作 和 文 艺 评 论 ，如 车

之两轮，鸟之两翼，彼此借力，相

互 砥 砺 。要 繁 荣 文 艺 创 作 ，不 只

是要强化创作，还需要繁荣文艺

评 论 ，没 有 文 艺 评 论 的 保 驾 护

航，文艺创作不可能有真正的繁

荣，或成虚假的繁荣。

当 今 ，应 该 说 是 文 艺 创 作 的

春 天 ，然 而 ，离 真 正 的 繁 荣 尚 有

差距，因为文艺评论还缺乏良性

的健康生态环境，很多作家和文

艺工作者不喜欢批评，甚至有人

一听批评就火冒三丈，很难与批

评 者 结 成 良 好 的 正 常 的 朋 友 关

系。

近 日 ，中 宣 部 等 五 部 门 联 合

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

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提 出 了 加 强 新 时 代 文 艺 评

论工作的总体要求，并就把好文

艺评论方向盘、开展专业权威的

文艺评论、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

设、强化组织保障工作提出具体

意 见 。这 个《意 见》的 印 发 ，对 构

建 和 谐 的 文 艺 创 作 与 批 评 的 生

态环境提供了有力保障。

众 所 周 知 ，文 艺 创 作 是 感 性

思 维 ，文 艺 评 论 是 理 性 思 维 。文

艺 创 作 必 须 依 靠 文 艺 理 论 和 文

艺评论为指导，文艺评论环境不

好 ，很 难 助 力 文 艺 创 作 。中 国 文

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傅瑾指出：

“ 当 下 ，文 艺 评 论 似 乎 被 捆 住 了

手脚，一些评论家从‘批评家’变

成 了‘ 表 扬 家 ’。”作 家 王 蒙 也 认

为 ：“ 目 前 缺 少 深 入 、切 实 ，有 影

响 力 公 信 力 说 服 力 的 评 论 。”一

些创作者不喜欢评论家，不与批

评 家 交 朋 友 ，一 门 心 思 搞 创 作 ，

与闭门造车没有多大区别。文艺

评论形不成战斗力、说服力和影

响力，文艺作品怎么可能有精神

高 度 、文 化 内 涵 和 艺 术 价 值 呢 ？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艺评论

家仲呈祥表示，《意见》为加强文

艺评论工作明确了方向，《意见》

的 实 施 将 使 作 为 方 向 盘 的 文 艺

评 论 ，为 文 艺 创 作 起 到 价 值 引

领 、精 神 引 导 、审 美 启 迪 而 发 挥

作用。

繁 荣 文 艺 创 作 就 必 须 打 磨

好文艺批评这把“利器”。文艺评

论是文艺创作的“催化剂”，文艺

评论家决不能成为“好好先生”。

正 如 傅 瑾 所 言 ：“ 文 艺 评 论 不 是

创作的附庸，文艺评论的功能不

是为艺术家抬轿子，而是为了通

过 对 作 品 客 观 公 正 的 评 价 与 判

断，指出创作的成与败、得与失，

矫 正 时 弊 ，引 导 审 美 。”犹 如“ 剜

烂苹果”，文艺评论就是要“把烂

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

真 正 的 文 艺 评 论 不 该 被 市

场 操 纵 ，不 能 唯 流 量 是 从 。北 京

电 影 学 院 党 委 副 书 记 胡 智 锋 表

示 ，文 艺 评 论 家 应 以 犀 利 的 视

角、锋利的表达，秉笔直书，书写

出“ 人 人 心 里 有 ”又“ 人 人 笔 下

无 ”的 精 准 到 位 的 评 论 文 章 。文

艺 评 论 家 必 须 坚 持 说 真 话 说 实

话，你要抬轿子你要歌功颂德就

无法说真话无法说实话，就不可

能为文艺创作保驾护航，就不可

能有真正的文艺评论精品呈现。

文 艺 评 论 必 须 为 文 艺 创 作

把好方向盘。文艺评论必须坚持

正确的舆论导向，注重文艺评论

的 社 会 效 果 ，弘 扬 真 善 美 、批 驳

假丑恶，不为低俗庸俗媚俗作品

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建设性

创造性地开展文艺评论，是什么

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

围发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不上

纲上线不乱扣帽子，鼓励通过学

术争鸣推动形成创作共识、评价

共识、审美共识。

构 建 中 国 特 色 的 文 艺 评 论

体系，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

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

西方文艺理论，但不能套用西方

理论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应创作

文质兼美的文艺评论。建立线上

线 下 文 艺 评 论 引 导 协 同 工 作 机

制 ，营 造 健 康 评 论 生 态 ，构 建 文

艺评论阵地，推动创作与评论有

效 互 动 ，增 强 文 艺 评 论 的 战 斗

力 、说 服 力 和 影 响 力 ，提 高 文 艺

评论的公信力，促进提高文艺作

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

价值，实现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

共同繁荣，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提供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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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徐亚平 周磊

戏剧编剧，俗称“打本子的”。这一行并

不好做，对于搞剧本创作的人来说，精神独

处是常态，孤寂泅渡是修行。

可岳阳剧作家吴傲君却那样决绝地，

一个猛子扎入剧本创作的海洋，从此艺海

澜涛，一去不顾。

从岳阳市税务局旁的小巷子穿进去，便

是岳阳市文化局原戏工室家属楼，吴傲君就

住在这里。

见到耄耋之年的“傲爹”时，着实让人意

外：满头黑发，只有鬓角斑白；衣着时尚，走

路昂首挺胸；精神矍铄，与人谈笑风生。

上世纪 40 年代，吴傲君出生在平江县加

义镇。当地花鼓戏很流行，吴傲君从小就爱

看，在草台下一坐就是大半天。一颗叫做戏剧

创作的种子就这样在他心中悄然生根。

18 岁时，吴傲君投笔从戎，在广州军区

服役。连队丰富多彩的生活与大城市的文化

熏陶，使他萌发了写作热情，并逐渐走上了

专业创作道路。由于文字功夫好，他干了 2 年

便被调入团部，可谓顺风顺水。

不料，“文革”时，有人以土豪劣绅子弟

的名头告发吴傲君。于是，他复员回乡，开起

了拖拉机。“那段时间，让我真正有了沉淀和

积累。”提起那段艰辛岁月，吴傲君没有丝毫

不满，反而觉得幸运。

开了 7 年拖拉机，他在劳作之余写一些

曲艺、小说等。1975 年，他被调入平江县花鼓

戏剧团，一部花鼓戏《追花夺蜜》让吴傲君一

炮而红。

1979 年，吴傲君被调入岳阳市戏剧工作

室，主攻戏剧创作。“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

里，我写过电影、电视剧、小说……写来写去

最中意的还是戏曲。”吴傲君说。

数十年前，吴傲君也是那个坐在台下、

被逗得哈哈大笑的观众；如今，他依旧明白，

扎根人民的创作，人民的认可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保证观众进剧场，但我们必须保证

观众进到剧场不走。观众看完戏还不想走，那

就是好戏。”吴傲君阐释了他对“好戏”的理

解，“我们为人民服务，拿什么服务？就拿戏；

什么戏？好看的戏、有意思的戏。”

今年 5 月，吴傲君凭借花鼓戏《蔡坤山耕

田》获得 2021 年曹禺剧本奖。他说：“我想，写

戏就是把老百姓的酸甜苦辣、心里话编到我

们的戏里，再拿给老百姓看。”

文化苦旅，风雨如晦。吴傲君数十年如

一日，走得稳健而坚定。

吴傲君不写戏时干什么呢？就坐在茶楼与三五

朋友聊天。问他为何不在家喝茶，他说“老婆不记得

加水”。

其实不然。喝茶聊天中，吴傲君把自己当成一块

海绵，泡在生活的水里吸取着无尽的创作养料，再根

据自己的直感生活经验和间接生活感受，使这些创

作素材具象化。于是乎，一部现代剧《老骆轶事》在他

的款款漫谈中粉墨登场了。吴傲君又一次将散落在

生活中的一颗颗闪亮的珍珠串成一个项链，恭敬地

挂在观众的脖子上，镶在戏剧舞台的灿烂星空。

“‘傲爹’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的小细节入手，直

击社会的难点痛点，针砭时弊，以小见大。而人物的

语言都是最真实而朴

素的，所以才能够深入

人心，感动观众。”巴陵

戏传承研究院院长、一

级演员魏传宝这样评

价。

岳阳剧作家王密

根说：“吴傲君的客厅

是‘剧本门诊部’——

帮人修改剧本，一不署

名，二不要钱。经他指

导修改的《镇长吃的农

村粮》就获评全国优秀

剧本创作奖。”

《镇 长 吃 的 农 村

粮》排演时，魏传宝还

是个没什么名声的小

演员。并不相识的吴傲

君看中了他的演技，极

力推荐他出演镇长的角色。后又邀请他出演《将军

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魏传宝也因此在戏

剧界声名大振。“傲爹是我的贵人。”魏传宝道，“他

是很多人的贵人。”

而在洞庭湖畔的吴傲君，临风把酒，自然分享着

获奖者的欢欣。

魏传宝说，生活中，吴傲君生性幽默，浪漫孤傲。

有两件事足可知一二——

他曾采访一位领导，领导说你别写我你写人民。

后来在一次宴会上，该领导向他敬酒，他说你别敬我

你敬人民。

音乐家刘可风刚买新房，只见侧房角上一根管

子直通天地。刘可风疑惑道：“这是什么管子？”吴傲

君迅速接话：“大使馆（屎管）。”众人笑作一团。

吴傲君是个性情中人。附近修建办公大楼时，民

工们晚上孤寂，被他邀到家里看电视，客厅又成了

“放映厅”，每晚爆满，还有茶水供应。吴傲君故有许

多各色朋友，修锁的，拖三轮的，擦皮鞋的……

这些朋友，不知哪一天，就以各种各样的形式，

进入了他的剧本中。

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有的人一辈子都在扮演

别人安排好的角色。而吴傲君扮演的是自己创造的

角色，洒脱不羁。

汪曾祺曾说：“爱，是一件非专业的事，不是本

事，不是能力，是花木那样的生长，有一份对光阴和

季节的钟情与执着。一定要，爱着点什么，它让我们

变得坚韧、宽容、充盈。”吴傲君先生应是这样爱着

的，他爱农村的土地，爱台下的观众，爱多彩的生活。

所以，他的戏不像写出来的，是流出来的。他在

生活的水里泡得发酵，往外一挤滴滴如珠，信手拈来

皆成文。

吴傲君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一幅曹禺题赠的书

法：“微雪初消月半池，篱边遥见两三枝，清香传得天

心在，未许寻常草木知。”

这是吴傲君与曹禺之间独特的情缘。1985年，吴

傲君和叶一青合作的花鼓戏《喜脉案》大受好评，获

评中国剧协和文化部“全国优秀剧本”（曹禺剧本奖

前身）；2021年，《蔡坤山耕田》再获曹禺剧本奖。而在

湖南剧作家中，两度摘得全国戏剧文学最高奖桂冠

的人，屈指可数。

记者问吴傲君：“您这一辈子写了多少戏？”他爽朗

地大笑道：“我只记得几个好本子，观众也只认好戏。”

《喜脉案》获奖时，吴傲君还寂寂无名，拿奖后突

然被人们认识，非常激动。吴傲君那时听到前辈说起

一句话，“拿奖之后更要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至今

影响着他，要多用心创作剧本，少关心些奖。

《蔡坤山耕田》创作的灵感源自于什么呢？吴傲

君告诉记者，八、九岁时，他在一个农村草台下看到

了一场戏。戏里有一个小旦、一个小丑，还有一个胡

子老倌——那是个微服私访的皇帝。“白鼻子”的形

象在他的脑海里一刻就是几十年。

“但那戏太小，前后也就一二十分钟。”吴傲君

说，2011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策划新编花鼓戏经典

剧目，邀请吴傲君进行剧本创作，特别说明只要观众

喜爱，不一定要得奖。吴傲君提到了蔡坤山，院领导

当场拍板，这事就算敲定了。

以一出 20分钟左右的传统折子戏为基础，吴傲

君对《蔡坤山耕田》的剧本进行整理重构，讲述了明

朝正德年间，农民蔡坤山夫妇无意中帮助了微服私

访的正德皇帝后所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他将内容由

原来的 1场增加至 6场，既保留了蔡坤山幽默风趣、

口恶心善的性格特点，又在主题立意上切合时代主

旋律，进一步丰富了主要人物形象，加强了故事的完

整性，集中展现了湖南农民不怕事、重情义、有担当

的精神。

“创作时，我一天到晚就是伏案写剧本。想起来

哪个有意思的地方，我就拿出剧本琢磨。”遇饭、过

堂、散财、耕田、施粥、恩赐，全剧 6场戏都是吴傲君慢

慢打磨而来。

没想到，剧本写出来了，送上去便挨了一顿批：

专家和领导从没考虑过可以写不拿奖的剧目。

谁说演出剧目不能拿奖？谁又说拿奖的剧目就

没人看呢？吴傲君不信邪。几个字、几句话、一段唱

词……停停打打，浅斟低唱，室中方数月，世上已数

年。“创作剧本就像雕琢玉器。得到玉石后，要细细思

考再动手，动手之后要细细雕琢。”这样一点点地修

改，戏在吴傲君笔下一步一步圆满。

从 2011年策划新编《蔡坤山耕田》，到 2013年出

剧本，再到 2018年在长沙首演，再到后期的“一改一

演”，这部戏倾注了吴傲君无数心血。3年间，《蔡坤山

耕田》两度入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这部剧主题宣扬真善美，切合时代主旋律。故

事本身情节离奇，又有合理性。3个主角里有两个喜

剧人物，人物关系颇有趣味。”吴傲君认为，这是一部

传承保留花鼓戏剧种特色的剧目。

写戏的滋味如何？吴傲君说，先是痛苦，可写着

写着就感觉到其乐无穷。特别是退了休，天天坐在家

里做功课，每有会意，便兴高采烈。

那写戏有什么秘诀呢？“写戏就像木匠做桌子，

要有功力、有手艺。”他说，“要有生活基础，要去感受

生活；要有情怀，要写人民群众爱看的东西；还要有

思想，要把现代人的想法灌输到剧本中。”

如今，79岁的吴傲君依然笔耕不辍。去年受邵阳

邀请创作了花鼓戏《豆腐西施》，今年又为巴陵戏传

承研究院创作了《十步桥》。

一封 65 年前的组织介绍信

《蔡坤山耕田》剧照。

如戏的人生，他孤勇直行1


